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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
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
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
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我不回美国了， 就留在南
川， 给我爸做骨髓移植！”

———仲乐乐的决定

仲乐乐回到了南川， 这个消
息在小伙伴中间传开， 吴启南、
魏建华， 还有宣扬他们几个当年
的小伙伴高兴了好几天。

仲乐乐是仲长丰的女儿， 从
小和他们一起在红光沟里长大。
后来跟着母亲到南方上学， 又到
美国工作。 如今回到南川， 到红
光沟里看望父亲。

魏建华、 吴启南他们一起从
南川机场接到她， 仲乐乐一身洋
派打扮， 见面和他们讲话却是冒
出一口掉渣的川普腔 ， 这妮子
说： “矮马， 好久不说， 我都快
把川普忘记了。 先带我到红光沟
里看看去！”

他们来到厂区， 看到工厂车
间已经搬迁得差不多了， 文化旅
游区正在建设， 车间里到处都是
铁———铁管 、 铁架 、 铁屑 、 铁
块。 花花绿绿的油漆斑驳地覆在
各种机床的表面上， 许多蓝工装
和线手套在火星、 机油、 砂轮、
滑车里上下翻飞。

魏建华说： “你再回来晚几
天， 可能都看不到红光厂了， 现
在 留 下 的 ， 只 是 一 个 试 制 车
间而已。”

仲乐乐说： “那我们就去车
间吧， 别告诉我爸， 我想给他一
个惊喜。”

走到车间门口， 魏建华进去
找了一圈， 出来对他们说： “奇
怪， 一向守在车间的仲工， 今天
偏偏不在。”

吴启南说： “他能去哪里？”
魏建华想了一会说： “我想

来想去， 他身体不好， 视力也不
行， 恐怕是走不远， 只有一个地
方可能性最大。 就是车间后面的
克难坡， 原来的厂内试车场。”

试制车间后面不远处的一面
山坡， 秋草正茂， 仲长丰面对着
夕阳， 坐在坡上闭目凝神沉思。
这里曾经是试车的坡道， 现在还
隐约留着当年的坦克履带印痕。
他坐在坡上， 倾耳细听秋风划过
草尖的声音， 一时间耳边恍惚传
来战车的轰鸣声。

从他少年时第一次踏上这里
开始， 克难坡的草木已经枯荣了
四十多个春秋。 这些年， 项目组
的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有的
下海、 有的出国、 有的去南方打
工。 只有他在这里坚守着， 看着
树上的果实一颗颗坠落， 坡上的

衰草一天天枯黄。
他还能够想起， 那山坡上一

棵最大的树下， 坐着一对青年男
女， 他们谈文学、 谈理想、 谈自
己的现在和工厂的未来， 经常是
把各种话题说了一遍又一遍， 仍
然意犹未尽， 他们根本不在乎说
什么 ， 而在乎与谁说话 。 经常
地， 从午后一直说到夕阳西下，
然后相伴着回家。 在那几年里，
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 但是双方
都觉得心连在一起了。

每当回忆起这一场景， 仲长
丰就一阵感慨， 那真是一个纯真
的年代啊。 这些光阴的故事， 永
远地藏在了仲长丰的心中。

在音乐声中细思前尘往事，
恍惚之间， 似乎有个女孩缓步向
他走来， 裙裾飘飘， 装束一如当
年， 恍如昨日重现。 这样的梦境
已多次在他头脑中出现， 只是不
明白这次为什么出现在白天。 他
闭上眼睛， 努力想留住这梦境，
却听到耳边一声轻轻的呼喊：

“爸爸———”
仲长丰忽然惊醒———这不

是梦！
“乐乐！ 真的是你？”
当天， 仲乐乐做出了决定：

“我不回美国了 ， 就留在南川 ，
给我爸做骨髓移植！”

（连载43）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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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一根筋”，字典里解释为固
执、死板、认死理、不知变通，我们
部门综合班班长陆东就是这样一
个人。

当初我被分配到综合班时，
陆东还是副班长，每次我叫他“陆
班长”， 他都要纠正我：“是副班
长。 马班长才是班长。 ”有人说：
“一个称呼而已，何必这么较真？”
他认真地说：“副的就是副的，不
能叫错。 ”我们只好叫他“陆副班
长”。 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认
死理。

没想到认死理的事情还在后
面。 综合班负责现场输灰管道的
巡查维护和灰渣排放， 我们每隔
两三个小时就要到灰渣平台上放
一次灰渣， 每次大概四十分钟。
灰渣平台上的操作小室里只有一
张木桌和一个板凳， 排放灰渣的
操作简单， 按几下按钮就行了，
有人待得无聊就拿出手机玩， 有
的女工把毛活儿带在身上， 一边
放灰渣一边织毛活儿， 但这是违
反劳动纪律的。 陆副班长就经常
到操作小室查岗 ， 逮到谁玩手
机、 谁织毛活儿就扣奖金。 他个
头小、 身材瘦、 动作敏捷、 走路
又快又没声音， 悄悄顺着铁梯爬
到二楼的平台， 伸长脖子从玻璃
窗往里一看就看得一清二楚。 那
些爱织毛活儿的女工又气恼又无
奈， 跟他争吵过好几次： “织毛
活儿又不耽搁放灰渣， 你管这么
严 干 嘛 ！ ” 他 一 脸 严 肃 地 说 ：
“虽说放灰渣是机器操作， 但人
也得在旁边看着， 时刻关注机器
运 行 工 况 ， 哪 能 马 虎 大 意 ？ ”
“那， 不织毛活儿， 玩手机也不
行？” “不行！ 工作时间不能干
与工作无关的事！” “你真是个
‘一根筋’！”

没过多久马班长退休，“陆副
班长”成了“陆正班长”，“新官上
任三把火”，陆班长的“第一把火”
就烧向了值夜班时偷偷睡觉的
人。其实后半夜没什么活儿了，打
个盹、睡一会儿也无伤大雅，搁在
脾气大大咧咧的班长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偏偏陆班长是个“一
根筋”，只要违反劳动纪律的事一

律不能做。班员们都害怕他值班，
只要他值班，谁都别想偷睡觉，多
困也得熬着。 他自己永远是一副
精神抖擞的样子， 一会儿检查输
灰管道有无堵塞，一会儿写《风险
点分析》，一会儿查看大家的《技
术问答》，大冬天的都能忙得额头
流汗。

我实习期满转正后就能拿奖
金了， 别的班的班员奖金都拿到
手了， 我们班的奖金还没发下来
呢。 我正在奇怪， 班员梅姐告诉
我：“别急， 咱们班的奖金永远是
最后一个发！”“为什么？”梅姐说，
陆班长有个小本子，叫《班组劳动
纪律记录本》，上面一条一条记着
“某天， 某人迟到十分钟”“某天，
某人脱岗二十分钟”等等。每次领
到奖金，他都要翻开那个小本子，
左手计算器右手纸笔， 一个人一
个人地计算……不算清楚是不会
发的。“那扣下来的奖金怎么处理
呢？ ”“奖励给当月表现好的。 比
如，某某加班了，某某发现设备故
障并及时处理好了。 ”“那被扣奖
金的人不跟他吵架呀？ ”“刚开始
是吵过，可他是个‘一根筋’，吵也
不管用。日子久了，大家看出来这
种管理方式确实有效果， 又知道
他虽然固执、死板，但技术好、有
水平、处事公平、待人实诚，就服
气了。 ”

有一次， 陆班长带我上现场
巡查，我背上工具箱就往外走，他
忙喊住我：“待会儿爬高上低的体
力消耗大，你不带瓶水？ ”我心想
工具箱就够沉了， 再带瓶水不更
重吗？我摇摇头说不渴。他没说什
么，背上工具箱跟我一起走出来。
谁知巡查到一半我的嗓子就直冒
烟。 我不敢讲，怕陆班长数落我，
只好忍着，结果越走越渴。 这时，
陆班长递过来一瓶水。 我惊讶地
看着他：“你不渴吗？ 你喝什么？ ”
他打开肩上的工具箱给我看：“我
帮你多带了一瓶。 快喝吧！ ”没想
到这个“一根筋”还有这么细心体
贴的一面。

路遥知马力， “一根筋” 陆
班 长 在 我 们 眼 中 越 来 越 可 亲
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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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二叔29岁。
二叔有三弟兄， 家里唯一的

家具是一张一条腿下塞着块砖头
才能稳住的饭桌。 所以29岁的二
叔一直没能娶上媳妇。

二叔的母亲， 我叫幺奶。 幺
奶自然是着急得不得了， 四处托
人给二叔说媒。 媒说得不少， 可
每次女方家来幺奶家一看， 那亲
事就 “黄” 了。 1978年， 时令冬
月， 有媒人又给二叔介绍了一个
姑娘， 姑娘是山上一个镇的。 那
个镇海拔一千多米， 我们这儿相
对来说还算是个小平原， 姑娘家
的地理位置自然是赶不上我们这
儿， 很多山上的姑娘也都往我们
这儿嫁。

二叔要去相亲， 为了让这亲
一次相成， 媒人出主意说， 二叔
这次去一定要穿好一点， 千万别
再穿那些补丁衣服， 否则相再多
次亲也是白搭 。 幺奶连说 “知
道”， 可光知道有什么用， 家里
哪有没补丁的衣服呢？

幺奶在家冥思苦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来了我家。 我家二姨
夫在镇上供销社工作， 是个公家
人， 穿得好。 幺奶央求母亲去给

二姨夫说好话， 把他的行头借给
二叔去相回亲。 母亲起初不肯，
拗不过幺奶苦求， 只好去了。 没
想到二姨夫很爽快， 当即把自己
的衣服找了一套， 还把腕上的手
表也撸下来， 一并给了幺奶。

有了这身行头壮胆， 二叔那
次相亲很顺利。 接下来女方家人
来二叔家回 “相”， 幺奶也做了
假， 把女方家人领到隔壁的刘婶
家 ， 刘婶家自然比幺奶家条件
好。 女方在刘婶家吃喝住一天，
招待的都是幺奶， 以为那就是幺
奶的家。

亲事就这么定了， 婚期定在
了腊月。 新媳妇一进门， 新郎是
当初相的那个人， 家却不是当初
“相” 的那个家。 可生米煮成熟
饭， 退亲退婚在当时基本是不可
能。 就这样， 新娘成了我二婶。

婚后的一段日子自然是烽烟
四起， 二叔和二婶常常闹得鸡飞
狗跳， 二婶也出走过好几次。 倒
是二叔， 人生得勤快， 分田到户
后， 把自家的田地侍弄得热热火
火， 加上儿子的出生， 日子风生
水起起来。

现在， 二叔和二婶生活得很

幸福， 盖了楼房， 家里一应现代
化的装饰装修， 村里给他们办了
养老保险， 二叔二婶坐在家里每
个月都有几百块钱 。 二叔常感
叹， 想不到咱种地的农民也和城
里人一样， 拿上了退休工资。 二
叔的儿子早娶了媳妇， 孙子也都
六七岁了。 有时候， 二婶和我母
亲闲聊起来 ， 二婶还佯装嗔怪
说， 是我母亲和幺奶合计着用身
衣服把她 “骗” 来的。 母亲呵呵
一 笑 ， 说 ： “ 没 有 我 当 初 的
‘骗’， 哪来你现在的生活。” 二
婶也不由得跟着笑起来。

相 亲 □韦耀武

““一一根根筋筋””陆陆班班长长
□赵闻迪 文/图


